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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戏曲
考察记

文化生态的涵养，是稀有剧种存续发展的根基。本文从福建漳浦竹马戏的

保护实践切入，系统梳理其从民俗游艺到戏曲剧种的演变脉络。作者结合闽南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实践，呈现从地方到国家层面为守护稀有剧种所做的持续

探索，凸显“形态化、生态化、活态化”保护路径的重要价值。从“戏曲活化石”到

当代非遗典范，竹马戏在闽南文化沃土中的坚守与新生，不仅折射出传统戏曲在

现代化进程中对文化多样性的坚守，也彰显出新时代推动戏曲艺术永续发展的

文化自觉。 ——编 者

人的生活就是文化。当人们试图寻觅文化让
人惊艳的形态时，最容易忽略存在于身边的文化
样式——那种看似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方式与
内容，很有可能蕴含着不同寻常的文化品质。沉
潜在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礼乐、娱乐与教化，往往
成为凸显生命要义最深沉的文化载体。

一

“竹马”就是这样一种最容易被忽视的文化载
体。李白《长干行》广为流传的名句：“妾发初覆额，
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描绘出了
竹马游戏的一般印象：本真的情感，稚气的形象，
甚至简单的队列布阵，这些都成为竹马表演的基
本要素。作为一种在南北方广泛流传的民俗娱乐
形式，竹马最常见的形态，是用竹篾扎制成马的造
型，经糊裱、彩绘、装饰后，栩栩如生，再披挂在表
演者身上，通过载歌载舞的形式，在节日庆典、游
艺活动中呈现“跳竹马”“跑竹马”等表演，深受大
众喜爱。竹马的起源，最初源于孩童“跨竹为马”的
游戏，以质朴的模拟形式，承载着孩童对策马驰骋
的美好想象；随后，在“跨竹为马”的基础上，逐渐
发展出带有马形道具的表演，用逼真的马形道具，
还原人们驾驭骏马的生活本真；后来，又演变出

“以鞭代马”的形式，通过写意的趟马动作，展现人
马合一的艺术效果，成为兼具观赏性与趣味性的
表演。可见，竹马形态的演变，不仅折射出人们艺
术观念的变迁，其形态的传承与保留，更留存着文
化演进的清晰痕迹。这种表演形式遍布各地，其文
化内涵看似平淡无奇，艺术规范看似理所当然，正
因如此，人们往往忽略了它的文化起源，低估了它
的艺术价值，更难以将其与成熟的传统表演艺术、
最原始的戏曲艺术思维关联起来。

在福建漳浦县、南靖县以及广东潮汕等地流
传的竹马戏，就是由源远流长的竹马表演衍化而
成的戏曲剧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由黄
以结、谢家群、刘念兹、路工等省内外专家的调查
研究，竹马戏一直作为漳浦县极具代表性的古老
戏曲形态，得到持续关注。其仪式戏《跑四喜》（也
叫《跑四美》）在秋收后作为传统戏曲表演的开
场，体现出浓郁的仪式特征，与南宋时漳州民间
优人的“乞冬”演剧活动一脉相承。尤其是其被称
为“老白字”的唱腔曲调，被看作是闽南语系诸多
古老戏曲剧种的重要源头，因此也就有了“唐宋
遗音”“戏曲活化石”的美誉。基于这样的文化视
角，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竹马戏表演得到及时
的挖掘整理，民间业余剧团、竹马戏工作小组等
机构随之成立，这一古老艺术在漳浦县得到有效
传承。20世纪80年代，老艺人林金泉开办竹马戏
培训班，漳浦县芗剧团的演员及时地参加学习，
竹马戏在芗剧演员中实现了专业传承。21世纪
以来，随着非遗保护工作、戏曲传承振兴工程等
工作的相继推进，漳浦县在发展歌仔戏（芗剧）的
同时，于2012年成立了漳浦县竹马戏（芗剧）传
承保护中心，将竹马戏纳入国家公益事业扶持范
围，在保持芗剧良好发展态势的同时，持续探索
以芗剧养护竹马戏的剧种合作方式，竹马戏由此
形成了“政府主导、专业保护”的实践路径和“一
剧一策”的保护发展模式。

目前，漳浦的竹马戏已经构建出省、市、县三
级传承体系。全县设立竹马戏、芗剧传习所26
个，其中7处竹马戏传习中心分别设立在中小学
以及幼儿园，将竹马戏传习机制纳入学校教育，
推动竹马戏在青少年中的普及。从2021年开始，

文旅部将“无国办专业剧团，或仅有一个国办专
业剧团的传统戏剧剧种”列为濒危剧。漳浦县竹
马戏（芗剧）传承保护中心作为竹马戏的“天下第
一团”获得国家资助，每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
式，以每场5000元的补助进行百场公益演出，竹
马戏的“社会能见度”在演出中得到提升。同时，传
承保护中心相继与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漳州
科技职业学院等高校合作，一方面以项目合作的
方式推动竹马戏的学术化整理与研究，另一方面
通过设立传承教育基地，以常态化的高校课程教
学实现竹马戏体系化的教育传承。这些工作进一
步夯实了剧种的文化底蕴。竹马戏是古老特色剧
种，更是弱势的边缘剧种。漳浦县绵延70多年的
保护工作，让竹马戏的艺术传统始终保持着稳定
的传承，使这一剧种坚守在闽南基层社会。

二

竹马戏是个什么样的剧种呢？2017年完成
的全国戏曲剧种普查工作，依据“剧种”成立的八
条原则来看，其中第一条便是：符合王国维提出
的“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基本特征。这既是“戏
曲化”的前提基础，也是如今每个剧种得以确立
所遵循的共通标准，更是由舞台语言、唱腔风格、
表演特征、妆容规制、剧目类型、传承谱系、命名
传统等诸多要素共同构成的根本原则。当然，仅
符合这一基本特征还不够充分。剧种既要遵循

“戏曲”的普遍性要求，更要立足剧种之“种”的特
殊性实现差异化发展——即依据自身的文化艺
术基因以及艺术本体的独立性，确立独树一帜的
形态特征。尤其像竹马戏，长期与梨园戏、芗剧、
南音等艺术形态共生共存，其剧种之“种”的独特
性，更需要重点关注与深入挖掘。在竹马戏的表
演艺术中，“踏歌”“舞队”“弄戏”与“昭君”是构成
其剧种独特性的重要艺术内容。竹马戏与闽南民
间社火巡游中的车鼓有着相互渗透交融的联系，
最初以边走边演的队列行进形式开展歌舞表演。
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它也借鉴了梨园戏、四平戏
等地方大戏的表演法则，但上身扭动、小步进退、
群体踏歌，仍是竹马戏最具个性的表演特色。南
宋时期的《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
的“舞队”就包含男女竹马、踏跷竹马等名目，这
表明“舞”与“踏”是竹马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艺术标识，而这一特色在如今的竹马戏表演中
依然得以保留。

“弄戏”是竹马戏中最具乡土个性的表演形
态。所谓“弄”，除了戏耍、表演的一般含义外，还承
袭了唐宋戏曲萌芽时期极具特色的艺术特征——
以滑稽调笑、对子歌舞为主要风格，既包含男女传
情的生动意趣，也有人物之间即兴插科打诨的机
辩与嘲弄。这类剧目也被称作“弄仔戏”，在《昭君》
《刘海砍樵》《桃花搭渡》《山伯英台》《管甫送》《唐
二别》等剧目中，均穿插有这类相对独立的表演段
落。“番婆弄”“砍柴弄”“搭渡弄”“士久弄”等弄戏
片段，不仅富有浓郁的民间气质，也鲜明保留了戏
曲早期贴近市井乡土的艺术本色。

在竹马戏的传统剧目体系中，历史故事戏是
重要组成部分，《昭君》更是至今最具代表性的经
典剧目。全本《昭君》出目繁多，有三十多出、十四
出等不同记载，均从毛延寿“绘图”开篇，细腻铺陈
昭君辞别汉宫、出塞和番的完整历程。竹马戏市级
代表性传承人张晓荣师从林金泉，据其口述，漳浦
大车鼓的起源与开漳圣王陈元光入闽有关，当年
便是以载歌载舞的形式表演“昭君出塞”，借以抚

慰戍边将士的思乡之情。时至今日，在以戴姓为主
的东坂村，车鼓弄技艺仍代代相传，《昭君和番》仍
是唯一传承上演的剧目。演出以车鼓打击乐为伴
奏，穿插茶杯舞、钱棍舞等舞蹈形态，运用南音、芗
剧及古老唱腔演绎昭君故事。舞台场面以大鼓居
中，其他乐器分列两侧，形成“大八字形”格局，演
员在行进与停顿间完成歌舞表演。

笔者曾参加由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福建
省艺术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漳浦竹马戏展演暨学
术研讨会，现场观看闽台两地竹马戏传承者联袂
演出的《昭君弄》，深受震撼。演出中，胡汉人物对
峙、昭君与群舞队舞交错，演员立于“大八字形”
车鼓阵前，情绪沉郁、深情演唱；扮作胡兵的鼓手
则在昭君身旁周旋腾挪、滑稽调弄。悲与喜、凛然
正色与诙谐调弄相映成趣，在雄浑的锣鼓声中，
更凸显出王昭君的清雅歌舞与低吟浅唱。这种看
似质朴的艺术形式，却以极大的艺术包容性，形
成了别具一格的演剧思维，铸就了竹马戏独有的
剧种个性与文化品格。该剧虽采用与《汉宫秋》大
体相近的情节结构，却在口述传统中将故事置于
陈元光开漳、军队拓边的历史语境之下，由此将
昭君的个人悲剧与汉唐以来家国大义的人文内
涵紧密相连。同时，依托闽南弄戏的表演传统，悲
情叙事中穿插着昭君与胡兵的调笑互动，在南音
与民间小调的映衬下，昭君的“正”与胡人的“谐”
相得益彰。正如剧中唱词所言：“放声哭出雁门
关，心在南朝身往北边。”昭君故事在闽台地区的
演绎，无疑又成了这里的人民对中华文化根脉的
深情守望与认同。

三

漳浦竹马戏广泛流传于闽、粤、台三省闽南
语系地区，它以“竹马”为独特表演载体，形成了
独树一帜的剧种形态。无独有偶，在北方山西晋
中寿阳一带，至今仍留存着一个以“竹马”为依托
的独立剧种——高跷竹马戏。该剧种演员不仅身
扎竹马造型，还要绑缚高跷，在武场打击乐的烘
托下，通过队形调度与人物交锋表现历史征战故
事，形成集竹马、高跷、武打、演唱于一体的综合
艺术形态。除此之外，与竹马相关的戏曲剧种还
有浙江睦剧、广东陆丰正字戏、粤剧、云南普洱

“杀戏”、安徽池州傩戏“高跷马”、江西南丰傩戏
“庚溪竹马”等。例如睦剧，其艺术源头便是杭州
淳安当地竹马与外来湖广调、本土小调等相互融
合，一度形成“白天跳竹马、晚上唱三角”的表演
格局。时至今日，从睦剧中的竹马运用，以及沿袭
自竹马表演的“移步”“踮步”等身段中，仍可清晰
窥见竹马戏对该剧种的深远艺术影响。正字戏则
与闽粤两地竹马戏在声腔、表演上关系密切，其
传统剧目《姜维射郭淮》中采用的“跑布马”表演
形式，便集中体现了竹马戏的基本艺术范式。粤
剧传统开台例戏《六国大封相》中设有“胭脂马”
排场程式，由6位旦角身扎竹马表演，尤其最后
出场的“包尾马”由玩笑旦应工，与五虎军扮演的
马夫一同展示高难度武戏技艺，以夸张幽默的动
作营造喜剧效果，颇具传统弄戏的意趣。而傩戏
中的“竹马”表演同样特色鲜明：池州的高跷马与
寿阳高跷竹马戏相近，在凌空对峙中彰显英雄气
概；庚溪竹马则将木质马头系于腹部，演绎花关
索的英雄故事，二者均在驱邪纳吉的朴素愿景
中，展现马上英雄的伟岸身姿。

遍布南北的诸多竹马类剧种，共同体现了中
国戏曲艺术与时俱变、因地制宜的创作规律。它
们以“竹马”这一独特物质载体为根基，突破了一
般化的歌舞叙事模式，从竹马表演中提炼表演语
汇，形成了各具特色、自成体系的剧种艺术思维。

四

在赞誉竹马戏剧种品格的同时，有一个问题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依靠简单的竹马道具形成的
剧种形态，为何在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中未曾消
亡，反而凭借其独特的表演形式，让同题材的诸
多剧目拥有了不可替代的艺术风貌？

漳浦县传承的竹马戏，在梨园戏、高甲戏、歌
仔戏（芗剧）等剧种广泛影响闽南地区的背景下，

因无力独立组班维持生存，长期与芗剧共生共
存——这种状态，如同20世纪昆曲依附于苏滩一
般，在同台共班的模式中艰难维系着自身的艺术
个性。同台共班最易导致艺术同化，进而让剧种丧
失自身特质，然而漳浦竹马戏却在体制改革中，通
过“竹马戏（芗剧）传承保护中心”这一行政建制，
不断强化自身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价值。这
一成果的取得，固然与非遗保护工作所倡导的“文
化多样性”理念密切相关，也正因如此，竹马戏的
文化价值才得以有效留存。但更为关键的是，竹马
戏文化个性的长久保持，归根结底得益于闽南地
区良好的文化生态建设与持续的文化滋养。

2007年，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获批设
立；2019年，该实验区通过文旅部验收，正式成
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漳浦县作为该保护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境内的竹马戏、芗剧，是保护区
内极具代表性的非遗保护项目。借助非遗保护相
关政策，以及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带来的各项利好
扶持，竹马戏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值得注意
的是，漳浦竹马戏早在清代雍正年间便传播至台
南新营土库里一带，依托当地广场艺阵表演，在
丰富的民俗文化土壤中持续发展，逐渐形成以十
二生肖竹马阵和小戏表演为核心的艺术形态。这
种艺术形态与漳浦本土竹马戏同源共流、同中有
异，共同构成闽台文化共同体的生动例证，也成
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内可供两岸共享的珍贵
文化遗产。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闽南
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漳州市建设提升方案
（2021—2025）中，明确提出八项保护原则，其
中，“开放交流原则”着重强调：“加强与台湾同
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交流合作，共同
保护、传承、发展闽南文化”，这为海峡两岸竹马
戏的保护与传承，明确了共同发力的方向。八项
原则紧密结合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具体文化
遗产形态，为各区县非遗项目制定了针对性保护
方式。例如，方案明确将“竹马戏”列入漳州市11
个主要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从政策
层面为竹马戏量身定制了独立保护方案。这种由
地方政府主导的非遗在地化保护、分类指导模
式，与戏曲剧种传承发展中“一剧一策”的理念异
曲同工，也彰显出戏曲艺术遗产保护向纵深推进
时，以多样化方式守护非遗项目独特文化品格的
鲜明导向。

五

当竹马戏在特定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
设进程中，逐步走向良性传承之时，学术层面的
调查研究，为其深层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弘扬提供
了重要支撑。2026年3月，漳浦竹马戏展演暨学
术研讨会举办之际，主办方同步编辑出版《漳浦
县竹马戏学术论文集》。该论文集荟萃了当前与

竹马戏相关的39篇学术理论文章，同时汇聚省
内外及海峡两岸的学者、艺术家，形成了跨区域、
跨领域的学术联动格局。闽台两地学者围绕漳州
大车鼓、竹马戏等传统艺术形态展开深入调研与
研讨。这种学术研究，既是对竹马戏现有艺术成
果、传承经验的系统总结，更是对其文化内涵、发
展路径的开拓性探索，为竹马戏持续深化文化内
涵、拓展发展空间奠定了坚实基础。应该说，漳浦
竹马戏70余年的保护历程，也是一段薪火相传、
持续推进的学术研究历程。以学术引领文化传
承，为这一剧种开辟了独具特色的保护与发展路
径，而这正是当前戏曲工作走向规范化建设、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在竹马戏的艺术大家族中，漳浦竹马戏显然
保持了相对完整的艺术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助
力闽粤、闽台、闽浙等周边地区的同类艺术形式，
进一步凸显了整体文化形象。因此，作为一个独立
剧种，竹马戏需坚持“形态化”发展方向，主动借鉴
漳浦周边地区的同类文化遗存——如南靖竹马
戏、陆丰竹马戏、台南竹马戏等，弥补自身艺术构
成中的不足，构建更为完整的艺术体系。同时，竹
马戏的生存与发展，还离不开一个重要的依存背
景——“生态化”。自20世纪80年代起，它便与芗
剧形成了紧密的依存关系；在各类弄戏表演中，它
与南音、高甲戏等表演艺术相互渗透、深度交融，
尤其与车鼓艺术、闽南地区的节日庆典、民俗礼仪
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共生共荣关系。这就要求
竹马戏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明确自身与其他艺
术形式的边界，进而进一步挖掘、修复并发展自身
的本体艺术。从戏曲化到剧种化，从剧种化到形
态化，再从形态化到生态化，这三个维度既是竹马
戏保护与发展的核心方向，也是它探索自身艺术
体系、塑造独特文化品格的重要立场。在当前的戏
曲保护工作中，竹马戏需明确“人即生态”的理念，
尽快对熟悉其艺术形式的传承人进行访谈记录、
整理归档，全力留存竹马戏的原生形态与核心内
容，推动其保护成果融入漳浦人的日常生活——
这是实现其活态传承的重要前提。

2026年，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戏剧振
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特别提及“一
团一策”，明确要求实施戏曲剧种保护计划，重点
关注濒危戏曲剧种。这一要求，本质上是倡导“一
剧种一策、一剧目一策”，唯有如此，才能为每个戏
曲剧种量身定制专属的政策支持与艺术规划，让
每个剧种都能依托自身的艺术传统与生态需求，
找到独立发展的路径。当前，漳浦竹马戏虽已具
备良性发展的基础，但濒危的生存状态仍未根本
改变。事实上，所有与竹马相关的戏曲艺术，乃至
中国戏曲的每一个剧种，都需要在自身的文化生
态空间中，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才能有效
规避传承危机，实现长久发展。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
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探索稀有剧种探索稀有剧种““形态化形态化、、生态化生态化、、活态化活态化””传承新路传承新路
□□王王 馗馗

由夏强编剧、宋国锋导演、浙江话剧团创演
的历史题材话剧《吴越长歌》，近日在杭州首演。
该剧聚焦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百年历史，生动
讲述了自第一位吴越王钱镠所推行的“民为邦
本”“保境安民”的明智国策抉择，以及一系列拒
绝征伐、鼓励农耕、造福黎民的治国方略和感人
实例，直至第五位吴越王钱弘俶采取“纳土归宋”
的明智决定，勾勒出吴越国百年风雨如磐、兴衰
存亡的清晰脉络，富有历史意蕴和当代启示。

该剧属于宏大历史叙事的范畴，对于吴越之
地的今人来说，是一段不应忘却的往事。适逢五代
群雄蜂起、纷纷裂土称王的战乱频仍之世，起初以
贩私盐为生、后投奔军旅的钱镠，因其智勇双全、
文武兼备，迭任军中偏将、兵马使、地方节度使、刺
史乃至吴越王等职，可谓金书铁券加身。该剧在表
现其战功卓著、政绩显赫，正当“踌躇满志，不可一
世”之时，不免滋生继续“披荆斩棘，剑指中原”“君
临九州，一统天下”的冲动。但贯休和尚和寒儒罗
隐先后登场，以古吴国、越国称霸一时却最终败亡
的教训，并以当时治下这片土地鸡犬不宁、民不聊
生、十室九空、家家户户摆满灵位为例，用洞察历
史和认清现实的谆谆告诫，促其警醒，从而深深触
动了这位王者的仁爱之心，使他将避祸、顺势、爱
民三策奉为治国理政的圭臬，并一直坚持贡奉中

原、交好邻国、息兵安民的政治姿态，确保了吴越
国百年的富足与安康。

在接下来的剧情中，主创精选了若干具有典
型意义的事件，用以体现吴越王钱镠施政时对难
题的破解和初衷的贯彻。例如，面对经常给国计民
生造成巨大危害的钱塘江大潮，钱镠一方面派人
从衢州运来十万担大石块，筑起防波拒浪的坚固
捍海塘；另一方面手执“用紫阳山上千年古竹制成
的箭”，勇猛射杀潮神，以保美丽杭州城安然无虞。
更基于“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
的执政理念，钱镠慨然派遣儿子钱元瓘作为人质
押运岁贡前往汴梁，目的是奉中原为正统，同时也
为使百姓免遭“那生灵涂炭之苦”。此举铸就了这
位千年之前的吴越王真心追求和维护中华民族
统一的精神丰碑。借此，《吴越长歌》生动鲜明地
刻画了一系列有血有肉、富于个性光彩的艺术形

象。主人公钱镠并非天生“高大全”的人物，而是
被塑造为一个心怀仁义、善于纳谏、不断成长的
形象。该剧一开始，他算得上功成名就、意气风
发，不乏横绝四海、问鼎天下的豪情壮志。但他从
善如流，采纳忠言良策后迅速拨正施政的航向；
更在各种艰难险阻纷至沓来之时，能保持较为清
醒的头脑，迅速作出判断，以担当天下、冲破阻碍
的气概和卓有成效的行动，作为一代王者既保得
一方百姓平安，又做出时代性的应有贡献，显示
出这个人物最重要的历史价值。钱妻戴夫人以其
性情温和、沉稳贤淑的特点，在调解矛盾、宽慰人
心的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成为钱镠形象的有益衬
托。其子钱元瓘从热衷赛猫大会而受挫，到在一
系列事件中静观默察，再到甘当人质勇赴大梁，
完成了有迹可循的性格与身份的转变。在其身上
折射出的是对吴越国所奉行政治路线的继承与

延续，这也是该剧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设定。
剧中高僧大德贯休与一介寒儒罗隐构成了

一组具有对比关系的人物形象。贯休以其对钱镠
醍醐灌顶般睿智通透的指点，对灵性少女朱雀儿
的悉心教化与抚育，以及超然物外、无意尘中的
境界，成为钱镠醒豁精神、明辨取向的最重要的
导师。而罗隐曾是才华横溢却屡试不第的儒生，
以装疯卖傻的姿态表现其落拓不羁的一面，在受
贯休倾力举荐而被钱镠赏识重用后，则展现出了
应有的真实才干。他与钱镠把酒的“三问三答”，
既包含着罗隐的政治理想，也是对钱镠的试探，
更是剧作形成张力的重要看点。他对吴越王的诚
心辅佐，并非求官得官的苟且之举，而是抱负与
现实的契合。演员刘建福对这个人物的把握，于
外部形态与内在心理上都有令人可喜的突破性
表演，使罗隐形象鲜明而富有质感地呈现在观众

面前。
丁畅作为一员骄兵悍将，是跟随钱镠征战四

方、开疆拓土、功勋卓著的生死兄弟。他怀有“把
十四州改成四十州”的扩张野心，与钱镠保境安
民的治世理念存在分歧。他居功自傲、专横跋扈、
行为不端、中饱私囊，做出了诸多祸国殃民的令
人不齿的勾当，是一个逐渐站到钱镠对立面的反
派典型人物。他在钱镠晓以大义之后，因深感罪
孽深重、无地自容而挥剑自刎，说明其尚存某种
自省之心，也构成一个极为震撼人心、极具穿透
力的剧作场景。

《吴越长歌》是浙江话剧团精心打造的一部
具有历史与文化寻根意义的话剧佳作，反映了浙
话在题材领域的多向度选择和多样化展现能力，
以及浙话“新势力”在创作和表演上新的拓展和
进步。该剧通过对浙江历史过往的深情回顾与审
视，以现代眼光进行有力开掘和精准表达，不仅
形象地再现了千年前的历史风云和时代氛围，而
且精彩地体现了特定地域的文化符号与心理特
征，从而赋予人物、生活以复杂的品格与诗意的
质地，使这部以庄重之姿推出的吴越国历史正
剧，如同一曲百转千回、浩气永存的长歌，具有了
令人赞赏的思想与审美的冲击力。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

兼具历史与文化寻根意义的佳作兼具历史与文化寻根意义的佳作
——评话剧《吴越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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